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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耀州窑,宋六大名窑之一。 其独特的制瓷技术和装饰工艺,在形、釉和纹饰上记载着千百

年来不同时代的变迁,留下了一系列多样的文化景观。 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梳理出传统陶瓷的文化

因子,进而通过文化基因分解法和感性工学理论的语义差异法对其文化因子进行识别指标分解并做

定性定量分析,构建文化特征层次结构模型并提取了青瓷刻花基因、兰花食器基因,为后续建立数字

化互动性与探索性的多模态展示,向观众系统演绎“千年炉火不息”的耀州制瓷文化和建立批判性思

维,为推动耀州陶瓷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基础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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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时间与数据来源

１９５９ 年在陕西铜川(古称同官)黄保镇发现

众多窑场遗址,黄堡镇北宋隶属耀州治,故名

“耀州窑”,这里烧造的陶瓷谓“耀瓷”。 耀州窑

始烧于唐,历五代发展,盛于北宋,入元以后制瓷

中心转移至陈炉镇,经元明清延续烧造至今。 广

义上的耀州窑包括其周边的陈炉、上店、立地坡

等窑场,烧瓷历史近 １ ４００ 年。 耀州窑是北方的

主要窑口,河南、广西、广东等地瓷窑也受其影

响,形成了庞大的耀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 «清异录» «老学庵笔记» «清波杂

志»«坦斋笔衡»等宋人的笔记中均有记载[１]。

在数据来源方面,文章遵循代表性、多样性和

历史价值三个原则,采用多元化的手段。 一是通

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和挖掘,获取了当地丰富的历

史地理信息和传统陶瓷烧造知识。 这些文献包括

遗址发掘报告、地方志、前辈研究论文和著作等。

二是通过当地博物馆内展品、藏品及资料,从唐、

宋、金、元、清等时期中精心挑选了若干具有鲜明

时代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传世器物与出土样

本,经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运用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梳理出传统陶瓷的文化因子,并对其因子

进行指标分解,建立耀州窑传统陶瓷文化特征层

次结构模型,进而根据文化景观学者刘沛林的文

化基因理论[２]及内在唯一性、外在唯一性、局部唯

一性和整体优势性的“四唯一”原则,提取其文化

基因并构成基因图谱,为下一步建立数字化多模

态展示,向观众直观、系统地演绎“千年炉火不

息”的耀州制瓷文化提供基础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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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耀州窑传统陶瓷文化特征解析

２.１　 识别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陶瓷文化是由“泥做火烧”形成陶与瓷的各

个环节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包

括制作陶瓷的土质、制备过程、成型方法、装饰工

艺、窑具技术,以及组织行为、制度、风俗、用瓷、

赏瓷等思想文化观念。 故中国传统陶瓷的文化

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域性特质的瓷土、釉料

等原材料的物化差异与人文状况而形成的组织

结构及其独特工艺,它们既影响了陶瓷的物性,

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和社会结

构,其遗传或变异都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

的结果。 据此,耀州窑传统陶瓷文化特征(目

标)识别,可从窑口风貌形成的内在特质、外在

表现及传承特点进行解析,在掌握其构成元素的

基础上,按 ＡＨＰ 归结为环境、工艺和形态 ３ 大特

征识别因子(准则层),再经与出土的各朝器物、

传世样本与前人研究成果等进行比对,运用文化

基因分解法和感性工学理论的语义差异法,进一

步得到可定性与定量分析的自然环境、社会环

境、成型方法、装饰工艺、装烧气氛、造型、色彩、

图案等 ８ 个识别指标(指标层),以此建立耀州

窑传统陶瓷文化特征层次结构模型(表 １)。

表 １　 耀州窑传统陶瓷文化特征层次结构模型

目标 特征因子 识别指标 指标释义

耀州

窑传

统陶

瓷文

化特

征　

环境因子
自然环境 制坯原料、制釉原料、烧制原料等

社会环境 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区域民俗民风等

工艺因子

成型方法 轮制成型(拉坯),轮制和模制结合,轮制、模制和捏塑结合

装饰工艺 色釉、划花、剔花、戳花、刻花、贴花、印花、绘画、镂空、捏塑、化妆土等

装烧气氛
窑炉结构、装烧方式等

烧成气氛

形态因子

造型 圆器、琢器

色彩 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三彩等

图案 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几何纹等

２.２　 文化特征识别与数据录入

２.２.１　 环境因子的文化特征

１)自然地理环境

耀州窑位于关中平原的北部,所用瓷土为

“坩土”。 坩土是北方常用的制瓷原料,制成的

陶瓷产品具有质地致密,铅、镉溶出量低和较高

的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等优势。

民国«同官县志·矿业志»载:“制瓷之陶

土,为石灰二叠纪之一种鸽青色及红黄色页岩,

由岩内掘出风化后始用之。 外涂之釉药,为奥陶

纪石灰岩中所夹之页岩与煤系中之另一种页岩,

产于富平之明月山。” [３] 鸽青色页岩研磨成细

粉,作为瓷土的添加剂,可以改善瓷土的质地及

增加可塑性;作为釉料的一部分与装饰材料,在

高温烧制过程中或不同烧制气氛条件下会产生

不同的颜色效果。 耀州窑的匠师们利用这种材

料的特性,研制出了青釉、黑釉、白釉、花釉、茶叶

沫釉、酱釉、结晶釉和三彩等多种釉色。 其中,青

釉基于奥陶纪页岩的细腻结构与铁质富集,结合

当地坩土特性,或施化妆土,或改变瓷胎色度、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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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温度,以其青中偏蓝或闪黄,上裂冰纹,色度或

亮或深尽显温润优雅,成为耀州窑最具标志性的

釉色,北方青瓷的工艺基石。

此外,陶瓷被称作“火的艺术品”。 立于北

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 年)的«德应侯碑» (图 １),详

细记载了耀州窑的烧造盛况及黄堡镇的自然环

境,“侯据黄堡镇之西南,附于山椒,青峰四回,

绿水傍泻,草木奇怪”。 另,«同官县志·矿业

志»有文:“同官煤田所产,均属烟煤,炭分多,灰

分少,发热力大,质料颇佳,惟稍有硫火之嫌

耳。” [３] 黄堡镇及其周围蕴藏丰富的瓷土、煤炭

资源和适宜的制瓷环境,为其发展制瓷产业及大

规模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图 １　 «德应侯碑»

　 　 ２)人文社会环境

一是时代精神。 社会制度变迁,往往产生新

的社会文化,进而引起生活与审美观念的变化。

耀州窑创烧于唐,唐瓷之美在于盛世繁荣的多样

性。 器型、釉色、纹饰既有雍容雄伟的一面,也有

规整质朴的一面,体现了当时经济贸易与文化发

展并行、社会活动与文化审美交融。 五代时期政

权频繁更迭,它虽然只有短暂的 ５３ 年的历史,但

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以及科技文化的繁荣,塑造了

其复杂多变的社会面貌。 此时耀瓷气象已趋于

轻巧俏丽并多仿晚唐、五代金银器皿,青釉色度

更加丰富,淡青、天青、青白、粉青等为该窑历代

青瓷中最为淡雅的瓷器。

北宋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士人跻身统治

阶层,市民阶层也逐渐崛起,耀州窑进入制瓷的

鼎盛阶段,但宋是一个经济文化繁华与军事羸弱

并存的社会,时代表现为既享受又敏感,喧嚣归

宁,耀瓷整体呈现精巧、含蓄、寂静、安宁的空灵

韵味[４]。

金、元以马上得天下,文化气息不再从前,耀

州窑制瓷质量下降,器型多为生活用瓷,刻花、印

花等装饰工艺趋于简单,唯月白釉瓷大量生产,

表明王朝更迭,尚青文化已深深扎根民间。

二是尚玉思想与尚青文化。 宗白华说:“瓷

器就是玉的精神的承继与光大。” [５] 耀州窑青瓷

艺术的发展,不仅反映了社会的时代性,也体现

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玉文化的推崇。 春秋时

期,玉的自然之美被升华到富有文化意蕴的人格

之美,这种把玉和人的品德、精神相类比的观念

使耀州窑从唐中期烧造青瓷以来,尚玉便成为其

千年追寻的审美理想与评价标准。 尚青文化与

尚玉思想密不可分,青是玉之品德的另一呈现。

青在士人的文化语境里代表着广泛、公正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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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意义。 古代民间喜欢将正直的官员称为

“青天”,将有才华的高士称为“青云居士”,将史

书典籍称为“青史”,将个人荣辱称为“青白”。

青在中国传统五行中属木,代表东方,季节中对

应为春天,可延伸理解为新鲜、朝气等[６]。

三是宗教文化。 陶瓷不仅是泥与火的艺术,

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从耀州窑遗址

出土及传世产品看,历代道教、佛教的哲学观、处

世观及文化内涵在耀州窑陶瓷中都有相当的体

现。 净瓶、香炉、八卦瓶、葫芦瓶、莲瓣碗等器皿,

鹤、鹿、马、祥云、八卦与佛像、飞天、摩羯、忍冬、

莲花、联珠等装饰题材和纹样,都是道家文化与

佛教文化的写照。

四是地域文化。 耀州窑地处关中平原北部与

黄土高原交汇处,属麦黍稷文化地带,人们日常以

面为主食,其晚清出现的系列兰花食器,既反映了

物性的工效学原理,更凸显了其半干旱生活环境

而形成的纯真朴实、自由豪放的审美观念。 如大

老碗(图 ２),因其容量大,底足设计都较高,以便

使用过程的单手端稳抓牢;以钴料为着色剂在白

色化妆土上描绘出的鱼、鹤、鹿,或莲花、牡丹、菊

花以及幼童等动植物、人物形象率真灵动,道出了

大老碗等兰花食器不仅仅是器皿,更是百姓期盼

安康、吉祥、富贵的一种文化和身份标志。

图 ２　 大老碗

２.２.２　 工艺因子的文化特征

陶瓷的美,一是体现精神,二是体现工艺技

艺。 入宋后,耀州窑为了保持和发展晚唐五代时

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在制瓷工艺上进行了一

系列革新和创造。

第一,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

石碾槽粉碎设备,以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

池和陈腐用的陶缸,以此保证大批优质坯泥与釉

浆的生产。 以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大型石

碾槽为例,它直径 ７.２ 米,由 ２１ 节弧形条石组砌

而成,中心用铁铆带动碾轮,蓄力牵动,既降低了

陶工的劳动强度,又大大提高了原料加工的细度

和数量[７]１６９－１７０。

第二,耀州窑率先将轮制成型工具的主部件

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增设铁轴承支撑转轮

旋转,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保证回转

精度,同时改进启动孔到轴心的距离,使操作者

与工具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尺度,从而提高坯体

成型速度和制品质量①。

第三,以奥陶纪页岩为釉料核心,不断调整

鸽青色页岩比例和胎质结构,开发出最早的钙－

碱类青釉并革新以煤炭作为燃料烧造青瓷的半

倒焰式馒头窑[７]１７６。 钙－碱类青釉提高了氧化钾

的比例,降低氧化钙的含量,有助于青釉呈现青

蓝色调;半倒焰式馒头窑与早期的横烟窑、直烟

窑相比,火焰运动行程增长,与坯体进行热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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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丽:«耀州窑的制瓷工艺技术»,载于内部资料«中国耀瓷»,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的机会增多,为便于对窑内还原气氛的形成和升

温速度的控制,减少温差,提高热量利用率,还设

置了长长的通风道和分布不均的炉栅,在通风道

口设置闸板,调整吸烟孔等。

第四,在装烧技术上发明了漏斗形匣钵单件

装烧工艺[７]１７５。 由于漏斗形匣钵造型结构科学,

内形与制品外形相适应,一器一钵,既保证了器

型通体施釉且不承受任何其它重量,达到美观效

果及器型向轻薄灵巧发展的可能,又不失在生产

中的套装与稳定性等经济功能要求。

第五,装饰工艺在五代划花、印花、剔花、贴

花、捏塑以及绘画和化妆土应用等传统技艺上,

基于坩土致密性强、铁含量高的特性并结合自然

素雅的审美趋势,开创出了一种浮雕式刻花装饰

新工艺[８]。 新工艺采用一直一斜两刀出花法,

即先用直刀深刻出纹饰的主体轮廓,再以斜刀从

纹饰外侧向内斜切一刀,削去花纹外的部分,使

花纹外浅内深突起于坯胎之上,对于纹饰的细

节,用一种篦形的工具,在已经突起的花形轮廓

内“划”出疏密不等的花筋、叶脉肌理,由于线条

活泼流畅,刀锋犀利,刻痕深浅有致(深处达 １.５

~３ 毫米,浅处 ０.４~ １ 毫米),与温润透明的青釉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耀州窑最具文化特征和价值

的陶瓷语言。

２.２.３　 形态因子的文化特征

形态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文化的象征。

根据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物显示,一是

耀州窑自创烧以来一直以碗、盘、碟、盏、瓶、罐等

生活用瓷为主要器型,且种类齐全,造型精美。

唐与宋是耀州窑最具原始特色的两个时期,以

碗、盘、碟、盏之类最为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

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

六曲口、直口、敛口多样类型。 再以碗、盏中最多

见的侈口翻沿圆弧腹造型分析,仅其腹部的变化

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

腹数种。 从线形看,都是一些富有韵味的自由直

曲线,而极少使用纯粹的几何曲线或直线,赋予

本无生命的器型以生命,表现出自然的韵味。 二

是釉色温润多彩,图案题材丰富。 耀州窑从唐代

始烧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

彩、黑彩及三彩陶器等,后经原料加工、燃料变

化、窑炉改进等技术创新与社会审美变化,釉色

在不同时期又形成了既有承袭又有区别的谱系。

如青瓷,中唐色青褐或青黄,晚唐呈灰绿、灰青或

青中显灰色。 五代通过提高胎体白度或施加白

色化妆土,色多粉青、豆青、天青,犹如“雨过天

晴云破处”。 宋为显现精美的刻花技艺,把釉层

加厚,其成品质更加透明,色青如橄榄,被称为

“宋代青瓷刻花之冠”和“北方青瓷代表”。 再后

期的月白釉,以乳白色为基调逐渐褪去青色,化

为一块温润、端庄的“羊脂玉”,便构成了耀州窑

独有的一种青釉色系。

耀州窑除了把釉作为一种独立装饰外,更多

的是釉与图案结合。 图案的题材虽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因统治阶层审美取向而有所侧重,但从器

物装饰的主体纹样看,主要是植物纹、动物纹和

人物纹三大类。 其中以动植物、人物、神话故事

为内容的,如菊花、牡丹、莲花、鸳鸯戏莲、游鱼戏

莲、双鸭戏莲,以及牡丹、莲花等,与人物结合的

婴戏牡丹、四婴把莲、双婴戏梅等,陶工们能将纹

样巧妙地运用比拟、借喻、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艺

术手法来表达百姓对吉祥、安康、美好生活的期

盼和寄托[９]。 如耀州窑青釉提梁倒灌壶 (图 ３)

的纹样设计,集圆雕、浮雕与刻花为一体,其凤头

提梁,展翅欲飞,双狮壶流,母子情深意真,壶腹

部牡丹雍容华贵,装饰融鸟王、兽王、花王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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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灵气、霸气、富贵气昭然,是纯正的中华吉祥

文化的意象之韵和黄土高原与平原交融的质朴

与灵动的自然本真气质。

图 ３　 耀州窑青釉提梁倒灌壶

　 　 综上可见,因耀州窑周围蕴藏着丰富、优质

的矿物资源和适宜的制瓷环境,从一开始仿制烧

造黑釉、青釉、白釉、花釉、三彩等不同釉色的制

瓷窑口,到以生产青瓷为主的“十里窑场” [２],其

器物种类齐全多样、釉色多姿多彩、纹饰题材丰

富,技艺“巧如范金,精比琢玉” («德应侯碑»碑

文)。 究其根源,一是追寻“玉之精神”,崇尚“功

能与审美统一”的制瓷理念,二是注重“因地制

宜”进行的一系列制瓷技术创新。 前一个理念

影响了耀瓷文化的“遗传”,后一个创新推动了

耀瓷文化的“变化”,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

耀州窑制瓷文化特征。

至此,将所得识别结果与数据录入传统陶瓷

文化特征层次结构模型,如表 ２ 所示。

３　 耀州窑传统陶瓷文化基因提取

将生物基因概念引用到人类文化领域并演

化为“文化基因”,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水

平的提升。

陶瓷,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生活用品,但作

为人类文明与自然地貌的有机融合,它的实用

性、审美性和传承性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基

因”。 虽然文化基因和文化特征都与文化紧密

相关,但它们在定义、作用和稳定性等方面存在

明显差异。 文化基因是构成文化的基本单位,具

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而文化特征则是文化

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和易变。

通过上述对耀州窑环境、工艺、形态因子的

文化特征指标识别,依据文化基因理论“四唯

一”原则和文化基因在物质形态中的作用与意

义划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与变异

基因的方法,对其进行提取。

１)耀州窑在其 １ ４００ 余年的烧造历史中虽

烧制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黑

彩及三彩等系列陶瓷,但从物质形态的显性基因

看,自中唐烧制青釉以来,青瓷占有主导地位。

若把耀州窑青瓷跟其他著名窑口烧制的青瓷比

较,钧窑、汝窑注重釉色的变化,以窑变取胜;哥

窑以青色为重,但其青釉表面布满密集的大小开

片为装饰;景德镇因当地的优质高岭土,釉色以

青白为主,色泽清透,给人以雅致之感,却少一份

耀州窑的莹润厚重之韵;越窑青瓷虽刻与划有机

结合,但从刻划的交错顺序看,是先划后刻,以划

花为多,也少一点体积感。 故耀州窑传承历史最

长、最具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的基因是青瓷刻

花,它的美体现在形、色、花(刻花)三要素,形大

都精美多姿,赋予生命,色青中偏蓝或闪黄并微

显自然冰裂,温润典雅,浮雕式的刻花纹样在青

釉覆盖下尽显含蓄之美。 最富区域习俗和文化

价值的基因为兰花食器,它本是晚清陈炉耀州窑

引进的一种青花工艺,但陈炉的兰花工艺与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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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耀州窑传统陶瓷文化特征识别结果

目标 特征因子 识别指标 指标释义

传统

陶瓷

视觉

符号

文化

特征

目标

层　

环境因子

自然环境

制坯原料:坩子土,富含铁、钾、钠、钙、镁,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致密性

和热稳定性

制釉原料:奥陶纪页岩,物化成分为氧化铝 ２５％ ~ ３０％,氧化硅 ５３％ ~
６０％,氧化钾、钠 ０.２％ ~０.８％,铁含量 １.２％ ~２％,根据需要添加鸽青色

及红黄色页岩,在不同的烧成气氛、温度及施釉厚度,能产生不同的色

相和肌理,釉色丰富、釉质莹润透明

烧制原料:柴、煤,具有碳粉多,灰少,发热力大等特点

社会环境

儒家文化:物以致用、中庸和谐、适应环境

佛教文化:净化心灵,追求平和与觉悟,表现为以圆为美、以莲花为美、
菩提心之美,推崇形式与精神的统一

道教文化:自然和素朴,含蓄和冲淡

区域民俗民风:精致与率真

总体强调“功能与审美统一”的制器理念,追求“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

于淡泊”的美学观念,装饰题材虽源自自然物象,但大都是社会道德标

准、吉祥、美好的象征

工艺因子

成型方法
轮制成型(拉坯),轮制和模制结合,轮制、模制和捏塑结合,产生几何

形、有机形

装饰工艺

色釉、划花、剔花、戳花、刻花、贴花、印花、镂空、捏塑,黑釉剔花填白

彩,素胎绘彩、白釉褐彩、釉下白彩、绘画等,尤以在借鉴传统装饰工艺

基础上结合自身特性与时代审美,开创出的刻、划、印一体的具有浮雕

艺术效果的新工艺,说明泥料、成型方式、装饰工艺、釉料等组成的完

整陶瓷技艺系统是传递陶瓷艺术精神的基本条件

釉药选配与

装烧气氛
青釉、白釉、黑油、结晶釉等,氧化焰阶段、还原焰阶段

形态因子

造型

以生活用器为主,兼烧工艺瓷。 或恢宏、或饱满,或内敛、或单纯,体现

了“物以致用”“适应环境”“中庸和谐”的造物思想和追随时代的审美

观念,器物线形基本是一些富有韵味的自由直曲线,赋予本无生命的

造型以生命

釉色

青釉,黑釉,白釉,花釉,茶叶沫釉、酱釉,结晶釉、三彩釉等。 唐烧制黑

瓷为最盛,五代至元,以烧造青瓷为主,前期釉色呈现粉青、天青、豆
青,后期釉层加厚,釉色如橄榄,釉质莹润透明,釉薄处呈姜黄色,元月

白釉,洁净,温润典雅,兰花瓷朴实灵动

图案

主题纹样多为植物、动物和人物三大类。 植物类以折枝、缠枝牡丹,交
枝、缠枝菊花,莲花、水波花草为主,动物类有鸭、鱼、龙、凤、鹤、鹿、马
等,人物类以婴戏纹、菩萨、飞天为多,通常是每一个大类的图形里还

有很多不同形式和类型的组合,构图严谨规整又不失自由,呈现优雅

与精致之风,内容上既有表达儒家文化的理想,又有代表百姓对幸福、
吉祥、安康的追求与期盼,既有借喻表达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象征

中西交流和权力、威望、官位等的文化元素,兰花图案多向平民文化发

展,生活情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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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青花工艺有所不同,其制作不是在坯胎上直

接绘出钴蓝纹饰施以透明釉烧制,而是在坯胎上

先罩一层白色化妆土后施透明釉,施釉后再用掺

和了透明釉的氧化钴为颜料在釉上绘制纹饰入

窑烧制[１０]。 所以,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造型宽

厚、质朴,从内在成因上说,它再现了与其环境和

生活方式共生的密切关系,是地域文化的反映;

从隐性基因看,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代把玉和人

的品德、精神相类比而形成的“尚青”文化,以及

功能与审美统一的制器理念,宗教文化的自然、

宁静和冲淡思想,世代生活在半干旱地区所形成

的一种直率与对大自然更细心体察的创新性格。

２)尚青文化、特定的自然原料生成的青釉

及其刻花装饰工艺、化妆土与釉料中的钴元素为

主体基因,它主导并决定青瓷刻花和兰花食器的

文化属性并形成视觉符号,对耀州窑的艺术风格

起了决定性作用,若离开或抛弃这个母体,其文

化特征就将发生变异或不可传承。 青瓷刻花中

的图案,釉料钴绘制的牡丹、莲花、鱼、凤及婴戏

图等寓意纹样,胎质、窑具技术为附着基因,图案

纹样依附于青釉之下并与刻花工艺有机结合在

一起,高度反映出主体基因的文化内涵。 胎质、

窑具技术决定了青釉、兰花的呈色肌理和纹样的

视觉效果,对主体基因起着支撑和加强作用。 石

碾粉碎、轮制成型、火标等技术,划花、剔花、镂

空、贴花、印花等装饰工艺与受众(服务对象)为

混合基因。 因这些基因并不为青瓷刻花、兰花

食器所独有,在其他色系的陶瓷中也常见,但

它却记录了耀州窑青瓷刻花在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历史文化信息。 如刻花工艺由刻演变为

印,以及局部再使用刻、剔、镂空、贴花等多种

装饰手法,乃是大众生活对市场需求从唯一性

走向多样性、批量化生产的缩影,它提高了经

济效益并促使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也间接说

明陶瓷装饰工艺的发展是受众审美与市场多

元的必然结果,作为混合基因,也是各时期耀

州窑陶瓷文化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瓷

刻花基因图谱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青瓷刻花基因图谱

４　 结束语

本文借助文化景观基因理论,采用层次分析

法和感性工学的语义差异法对耀州窑传统陶瓷

进行了文化特征识别和提取,旨在通过产区的自

然和人文状况及陶瓷各构成元素的系统分析,揭

示其文化特征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具体说,它涉及传统陶瓷文化特征因子的识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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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包括环境因子、工艺因子和形态因子三个

层面的识别指标分解及其信息链的定性定量分

析。 取得主要结果如下。

１)耀州窑传统陶瓷的文化特征是集自然资

源、传统与地域文化、时代精神、情感于一体的人

类智慧结晶,蕴含着民族意识、精神诉求和心理

期盼。

２)在造物上强调了真善美统一,耀州窑先

后创新了泥料制备设施、轮制成型工具和以煤炭

作为燃料烧造青瓷的半倒焰式馒头窑,开发出最

早的钙－碱类青釉及其刻花、印花装饰工艺,提

出了科学性、哲理性兼具的倒流壶、良心壶、公道

杯等器物设计理念,由此保证了它在北方青瓷中

的领先地位和市场份额,对中国制瓷业产生了深

远影响。

３)探索了传统陶瓷文化基因的提取方式,

比如工艺方法,各个窑口都常有,但到底是主

体基因,还是附着基因,或其他基因,要根据

“四唯一”原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就本文青瓷刻

花中的刻花工艺与青釉定为主体基因,是符合

外在唯一性、整体优势性原则的;兰花食器中

的钴和白色化妆土,从内在成因上符合局部唯

一性原则。

尽管本文借助了文化景观基因理论,对耀州

窑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但由于数据收集的有

限,相关研究以定性为主。 实际上,传统陶瓷的

文化特征可以通过多源数据整合及多元统计分

析方法,以及云点计算等提炼出更为精确的物质

文化数值,如青瓷谱系中不同时期的青釉色相、

明度与胎质及烧成升温与恒温的关系,刻花工艺

的艺术性与刀具、深度,以及坯体厚度、湿度的关

系,也可以对非物质文化进行可视化整合,在本

文基础上丰富其文化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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